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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B1_E7_AC_AC_E4_c122_479485.htm 我在潍坊工作期间

，在律师事务所独立承办的第一个大案，是标的212万元的保

险合同纠纷案，但这个案子却成了我心底永远抹不掉的屈辱

。 那天我刚从法院看卷回来，主任招呼我到他办公室去。我

家乡的镇党委副书记和一个玻璃厂的厂长在等我。 “听说你

当了律师，我们正好碰上个案子，请你为家乡出把力。”书

记姓冷，快人快语，开门见山。 我以前在乡镇党委的时候给

冷书记写过材料，还跟他下过一段时间的乡，彼此熟悉，一

年前他调到另一个乡镇，仍然干党委副书记，主管乡镇企业

。 “既然领导信得过我，我出点里义不容辞”，刚满实习期

就有案子找上门，我心里很高兴。“你们讲一下案情，把材

料给我看一下。” 我马上进入角色，开始着手研究案情。 案

子标的高达212万元，但案情却并不复杂。玻璃瓶厂向某保险

公司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在合同期内制作玻璃瓶的二号炉

因积垢过多、热量不宜散发而坍塌，造成212万元经济损失。

玻璃瓶厂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仅仅同意赔偿30万，由

于相差悬殊，玻璃瓶厂决定起诉。 我谈了三点分析意见: 一

、保险合同纠纷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即如果保险公司不能证

明被保险的财产损失是保险合同条款所规定的免责范围，保

险公司就应赔偿。 二、本案一旦胜诉，虽然标的巨大，但保

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执行不成问题。 三、本案的关键在于

准备索赔的证据。由于玻璃瓶厂为避免损失，重新修建了窑

炉，我们只能索要重置价。重置窑炉的材料费、运费、人工

费都必须有客观、真实的证据材料。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确



定诉讼标的。 我还向他们提了一条建议：本案在立案前应找

找法院，最好争取冻结被告的资金，这样既可以保证判决顺

利执行，又可以打击一下被告的傲慢心理，争取不战而屈人

之兵。 冷书记、刘厂长听完我的分析，大喜过望，当即决定

委托我代理此案，并马上填了二万元代理费的现金支票。 第

二天，我放下手头的其他案子，一个人进驻玻璃瓶厂，用一

了礼拜时间，看现场，查资料，计算核对各种损失，整理出

各种书证300余页。在此基础上，我写好了起诉书和诉讼保全

申请书。 刘厂长翻阅着整理的井然有序的各种诉讼文件，连

连称赞“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快，我原认为，没有一月时间

你搞不出头绪来呢。” 我道：“兵贵神速，无非是少睡点觉

嘛。” 当天上午十一时，冷书记、刘厂长带我去了院长家。

冷书记跟院长很熟，说明来意，院长马上表态受案，并打电

话叫来主管业务的副院长。 副院长翻着厚厚一叠诉讼材料问

：“你们请了哪里的律师？” “请了我。”我说。 “你？”

副院长抬起头来，她是个因精通业务远近闻名的院长，许多

大名鼎鼎的诉讼律师都佩服她。 “你干了几年律师？” “没

几年，半年。” “半年？不对吧，这文件是你一个人整理的

？” “是我自己搞的。我正式干律师确实只有半年，不过我

此前搞过几年代理业务，您对我不熟。” “他到北京学过律

师，回来后水平是提高很快，”冷书记插话，“在乡镇时他

跟我干过，也就是调解调解民事纠纷什么的，这次回来叫人

刮目相看，连我吃惊不小。” “你不是叫李建强？”副院长

继续盯着我问，她的眼睛锐利地象把利刀。 “是呀。”我大

惑不解，副院长根本不认识我，但对我的名字却耳熟能详。 

“你是个厉害的角色呀，你干了半年律师，给我们法院翻了



八个案子，连中院都引起了震动，我几天前还在法庭庭长会

议上宣布，凡属李建强代理的案子，一定要经审委会研究后

才可下判。” “我们有些有些法官也不争气，”院长接过话

头，对冷书记说“光知道喝酒，不知道学习业务，总让他们

这些律师钻孔子。” 我窘迫万分，涨红着脸说：“院长，我

们律师并不是要故意钻孔子，给法院找麻烦⋯⋯。”副院长

向我摆摆手：“你不用解释，责任在我们，不在你，你潜力

很大，头脑灵活，如果走正途，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律师。

” “院长⋯⋯”我感到委屈，“什么叫如果走正途？” 副院

长哈哈大笑：“年轻人，你倒挺敏感，你敢说你所有承办的

案子都严格依据了事实和法律吗？” “院长，您不能以要求

法官的标准要求律师，”我急赤白脸，“律师是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服务的，他当然要站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和解释问题。

” “你是说，拿人钱财，就该为人消灾？对不对？”副院长

笑咪咪的看着我。 “是的，不过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毫不相让。 “年轻人，你如果走进了法律不允许的禁区呢

？”副院长眼光如炬，口舌如剑。 冷书记见我们唇枪舌剑，

怕把气氛搞坏，连忙打圆场，我也只能收住。 因为已近中午

，院长留我们吃饭，我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太尴尬也太难

受，便执意要走，副院长发话把我拦住。 “小李，我的话你

可能不爱听，但都金玉良言，你应该把我和院长的话捎给你

们主任，你们合伙所人员来源复杂，不象国办所都是干部，

应该加强管理，否则要吃亏的。” 虽然副院长的话充满偏见

，但因她用心良苦，言词恳切，我也不好再反驳。 那天中午

，我破例喝了七八两白酒，连院长的酒也替了，下午回家呼

呼大睡，一觉睡到第二天红东升，朝霞满天。 一夜无梦。 法



院向保险公司送达了民事诉状，并同时冻结了该公司的215万

元现金，保险公司的黄经理着了急，因而濒濒打电话找刘厂

长指责他不够朋友，一面又要求法院解冻，被法院拒绝后，

黄经理又要求主持庭前调解。 刘厂长问我该怎么办，我说，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现在调解的时机根本不成熟，但如果法

院通知调解，咱们还是要去。 两天后，我们接到了法院的调

解通知，我和刘厂长赶到经济庭，得知调解将在副院长的亲

自主持下进行。 黄经理带着青岛分公司理赔处的一位处长亲

自来应诉，这两个西装笔挺、气宇轩昂的保险干部进了法院

如同进了自家公司，只见他们坐在沙发上，架着腿，用夹着

香烟的手指不停点划着，声色俱厉地教训我们：一个乡镇企

业，竟然敢申请冻结国家金融机构的资金，造成影响，你们

赔得起吗？ 面对这两个盛气凌人的当事人，刘厂长显得可怜

巴巴： “帐户是法院冻的，又不是我们厂冻的，你们干嘛冲

我来？” “你们不申请法院能冻吗？马上申请解冻，否则一

切损失由你负责！”黄经理直指刘厂长的鼻子。 我终于忍无

可忍：“黄经理，你们违反合同，拒绝履行赔偿责任，我们

申请冻结你的帐户有什么不对？合同当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

主体，你们以为‘国家金融机构’就可店大欺客、任意妄为

吗？” “你是什么人？” “原告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律师，

有关本案的法律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谈。” “律师？”黄经理

嘴角露出一丝讥笑。“律师我们见得多了，我们公司也有，

还是上海的高级律师，现在我请问你这位律师一个法律问题

，你究竟根据什么申请法院冻结我高达二百多万资金？”黄

经理铁青着脸，把“根据什么”这四个字咬得特别重。 “黄

经理，我也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如果没有根据，包括事实和



法律两个方面的依据，法院会冻您的钱吗？”我反唇相讥，

黄经理一时语塞。 这时，主持调解的副院长进来了，“刚才

有个会耽误了一会儿，大家原谅啊。”与我们一一握手，我

们分头坐下。 副院长说：“你们这个案子院里很重视，本来

按照标的应该由中院作一审的，但考虑到法律关系比较明确

，案情也不复杂，大家又都是本市人，在我们法院处理对大

家都有利，今天不是正式开庭，你们当事人双方可以在互让

互谅的基础上，谈一下自己的调解意见。大家一齐努力，争

取在开庭前解决这个案子。”副院长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

可我还是听出来了一些不合谐的意味。 “谁先谈？”副院长

笑容可掬，不象是在主持法庭调解，倒象是在开茶话会。 本

来是应该原告先谈的，可副院长一出口，黄经理立即搭上了

腔： “调解我们同意，但我们最多只能赔三十万元，而且还

必须先给我们解冻，否则我们拿什么赔？” “黄经理，”副

院长把笑脸转向他，“我们院里的汽车都在你们那里保险，

咱俩两家关系一向不错，我也不好说你们什么，你们家大业

大，刘厂长他们是乡镇企业，负债率达90%以上，摊上这档

子事，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了，你们给三十万是不是太少点

了？” 我一听坐不住了，副院长不是在主持调解，而是在替

我们讨施舍呢。 黄经理双手一摊：“院长，我不是不给您面

子，我实在是没办法，不信你问王处长，”他指了指旁边戴

眼镜的那位，“我的理赔审批权只有三十万，多赔一分，我

都是越权。” “是啊，是啊，”王处长连连点头。 “你们青

岛分公司不能放一放吗？”副院长又问那位王处长。 “这个

得请示，我和黄经理都做不了主。”王处长也学着黄经理的

样子摊摊手，耸耸肩。 这哪里是在调解，分明在乞讨嘛，我



再也压不住心头之火，“黄经理，你认为被保险财产损失赔

偿额的确定，应该根据实际损失，还是根据你的审批权限？

”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确，假若你的客

户损失了200万元，而你只有三十万元的审批权，那么你只赔

三十万吗？你在跟客户签合同时是这样承诺的吗？” “没有

这种假如，你这是虚假前提。” “怎么是虚假前提？我们有

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损失了200多万，而你刚才也口口声声说

你只有三十万审批权。” “我赔你们三十万是照顾你们，你

们厂的损失根本就不在保险范围内，你们是炉内积垢过多，

导致炉窑散热不畅而坍塌，保险除外责任条款规定，机械锈

垢 属自然磨损，不在保险范围之内。”黄经理熟知保险知识

，听起来言之成理。 “黄经理，机械锈垢与因机械锈垢原因

造成其他损害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自然磨损，后者是保险

事故，更何况本案也不是机械锈垢，怎么会不在保险范围之

内呢？再说，保险公司不是福利机构，而是自负盈亏的金融

企业，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你竟然也可以批给三十万元巨额

赔偿，您黄经理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不谈了，不

谈了，”黄经理涨红着脸，连连摆手，“你们既然不想要，

三十万也不给了，想怎么着怎么着吧。” 副院长一看要谈崩

了，连忙把我和刘厂长叫到一边，连连埋怨我： “你这个小

李，让我说你什么好，又不是开庭，你那么伶利齿干什么？

调解不成开不了工，你们有什么好处？你给当事人想过没有

？” 我说：“院长，调解应该在弄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

上进行，今天这个样子，他们连起码的诚意都没有，怎么调

解成？” “这是庭前调解，不是开庭调解，你那么认真干什

么？下次调解你不要来了，今天先到这里吧。”副院长说话



，气呼户地转身就走。 刘厂长一见这阵势，连忙跟上去，怯

生生地问；“院长，要不先要这三十万，剩下的事以后再谈

？我们厂等米下锅呢。” “美的你们，你自己跟保险公司谈

去吧。” 调解不欢而散，走出法庭，书记员悄悄告诉我，“

咬住别放，反正钱也冻了，这个案子二百万元也判地下来。

”我把书记员话转告刘厂长，刘厂长神色恍惚，看不出是喜

是忧。 这个案子，此后便再也无声无息。过完工春节后我去

法院，遇到原来的那个书记员，问他何时开庭，他说：“开

什么庭，早结案了。”我大吃一惊，忙问什么时候结的，他

告诉我春节前保险公司请了上海的两个律师，在法院看完了

卷以后觉得必输无疑，摇着头走了。保险公司黄经理知道硬

打不行了，又去找市人大的领导做玻璃瓶厂的工作，最后以

付五十万元了结。 “结果是人大领导定的，我只是负责写了

一份调解书，真是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案子。”书记员连连

叹息。 “刘厂长怎么会同意呢？他怎么不让我出庭呢？” “

他们敢让你出庭吗？你那张嘴，一出庭，不就把事搅黄了？

至于刘厂长，他是集体企业的厂长，他敢不听人大领导的？

” 我气得仰天长叹，这叫办地什么案子？ 几天后，冷书记和

刘厂长来所里要求退费，我说：“一百五十多万你们说不要

就不要了，给律师这点小钱你们到看地眼里了？”刘厂长苦

笑：“李律师，你为我们出的力我们永远都不忘，我们厂现

在太穷，法院也退了一半，你看你们是否退一点？” 我请示

了主任，给这位可怜的厂长退了一万二千元律师费。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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